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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一转眼，齐格蒙·鲍曼已经走了两年。好在，他的洞见，不会因为生命的逝去而消失。不知道一年后，还有多少人记
得1月9日是他离开的日子。毕竟这个时代，我们忘却得总是太快。作为犹太人的鲍曼，参与了20世纪的每一个历史节点，
却屡屡变为社会的边缘人。边缘人的身份和视角，使他能够看到政治、历史变换中的真相，并且站在底层与弱势的视角去审
视发生的一切。他关注底层，因此有了《工作、消费和新穷人》；他关注现代性与流动人群，因此有了《废弃的生命》《流动的现

代性》等；而犹太人的身份使他直面大屠杀浩劫，因此有了《现代性与大屠杀》，这本书为鲍曼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穿越历史的河流
■书单

《北上》

作为中国地理南北贯通的大动脉，
大运河千百年来如何营养着一个古老
的国度，又是如何培育了一代代独特的
中国人？本书作者徐则臣以历史与当
下两条线索，力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
空，探究普通国人与中国的关系、知识
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
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讲
述了发生在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
间的百年历史。

《穿行社会》

社会学三大理论之一“系统论”的代表
人物亚明·那塞希是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
试图从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场景出
发，默不作声地深描这个社会。在本书中
他一路奔波，穿行于各个场所，借助周游四
处的“出租车”这个隐喻，讨论了由不同情
境构成的复杂社会。他以此分析的问题
是：为何我们看到的世界会如此不同？为
何我们会拘泥于自己的观点？那塞希指
出，我们要能够慷慨地容忍不同的道德观
点或者不同的生活方式，保护它们免于受
到彼此的侵害。

《权力清单》

简平不愿只站在城市，回看乡村在
现代化进程中的失落，他想做的，是深入
到其肌理，探寻当下乡村的真实面貌。
2016年初春，他来到浙江省宁波市所辖
宁海县，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乡村采访活
动。在书中，一个个真实、生动、鲜活的故
事、细节，勾勒出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
的“三十六条”对于当下乡村的意义。

时光太快，快到我们浑然不觉。
去年买的一大堆书里，有不少书页都还是崭

新的，2019年就来了。
身处这样一个碎片化的微信阅读时代，读书

愈发地成了一件寂寞又难以坚持的事。
可是，我们终究无法丢开书，不管是为了对抗

无聊而读书，还是为了隔开嘈杂的庸常而读书，甚
至什么都不为而读书。

漫长的日复一日里，阅读是为了从别人的故
事里感知情绪，找寻自我，然后与这个世界握手言
和。

而喧嚣中，深度阅读，仍是我们看重的。企望
那些带有思想性的文字，帮你顶住风寒，熬过凛
冬。

本周书单，有一本值得特别一提——作家徐
则臣的《北上》。无论中西或古今，河流都与我们
的生活紧密相连，不同文明文化形态的出现及其
发展转换无不与大小河流产生种种关系。《北上》
以 30 多万字的宽阔篇幅来写流贯南北的京杭大
运河，将两个意大利人放置到中国运河人文历史
书写中，由跨越 100多年的视野讲述运河故事，形
成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故事与摄影多重的
比较视野，同时以 20世纪诸多重大事件介入到人
物行动与命运中，使小说具有了时间与历史的长
度和厚度。穿越这条历史的河流，我们可以捕捉
到徐则臣回望历史的深情，以及他对未来中国的
洞见。而作为个体的人，如何在大时代中找到自
己的落脚点，本书提供了三种想象。

此外，还有两本新书也值得你关注。
每一个新年的到来，都让我们充满期待。翻

开书，希望你在岁月更替时，少点焦灼，多点坚定。

写散文的陈满意，突然出版了《集美学
村的先生们》这样一本学术性颇强的书。

陈满意是社会新闻记者。《集美学村
的先生们》的写作，与他的职业是分不开
的，他是以记者对新闻素材的敏锐，发现
了集美学村这个写作空白，于是用了几
年时间，东奔西走访问知情人，在故纸堆
里动手找资料。据说，为了这本书，他跑
天津，赴北京、上海，还委托各地师友代
为查找资料，搜集到的纸质材料就有一
米多高。这样的过程，持续了3年多。

陈满意让许多湮没在历史尘埃中集
美学村的先生们重新得到关注，要知道，
其中的一些先生们，在网络时代的今天，

都是“百度”不到的。是陈满意重新为他
们在网络检索中创建了词条，开始逐渐
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将学术眼光投
入到早已被忽略的角落。

正如陈满意自己所言，那些先生们，有
名家，更多的是曾经一度知名、如今早已被
淡忘的“名家”。陈满意在看着一个个名字
时，感受不到他们生命的温度，“那些远去的
名家，仿佛隔着一层窗户纸，影影绰绰，缥缈
着，看似在眼前，却又遥不可及”，于是陈满
意打算捅破这层窗户纸，看个清楚。

我是抱着敬意读陈满意这本书的，
读的过程持续了几个月。但就是这几个
月，我多半在固定的时间，打量陈满意笔

下集美学村的先生们，他们的生活，他们
的经历，他们的治学，他们的足迹，都吸
引着我的目光。我的目光，也在不停地
跟着先生们的脚步奔走。

我是从这本书中对“集美学村”有所
了解的。100多年前，陈嘉庚在集美创办
了两等小学，之后又先后创办了集美师
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十多
所学校。也是从《集美学村的先生们》中
才知道，黄炎培、钱穆、龙榆生、马寅初、
鲁迅、蔡元培、马叙伦、王鲁彦、方玮德、
许钦文等人都在集美学村留下过或长或
短的足迹。陈满意写到的30多位先生，
诸如语文教育家阮真，研究老庄的学者

蒋锡昌，历史学家、把钱穆引荐到集美任
教的施之勉等人，更是首次听说。而五
四运动骁将蒋希曾，曾在《鲁迅日记》中
出现过，就是他邀请鲁迅到集美演讲
的。陈满意学问做得细致，不但不放过
细节，而且还原被历史忽略的细节，用史
料说话，展现了一个群体的侧面，这样的
侧面往往还不太为人所知。

陈满意虽是文学创作出身，但写起
学术随笔来，深知其中底线，有一分材料
说一分话，不杜撰，不猎奇，所以在他笔
下的文章平实而不平淡。一如他写到的
先生们一生，背影虽然远去，但足迹磨灭
不了，都印在了纸页间。

还原集美学村那些先生们的足迹
毕 亮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华
杰最近出版了一部很有趣的书《青山草木》，专
门介绍吉林大青山的野生植物，用精美的图
文展现了大青山春花、夏叶、秋实、冬雪的四季
景观以及当地常见的花草树木。

一位哲学教授为一个旅游区的野生植物
“作传”，这件事同样有趣，也与他近年来致力
于复兴博物学的工作有关。围绕这本书和博
物学的话题，记者采访了刘华杰。

本报记者：博物学这个概念对一般人来
说还挺陌生，也是这本书让我们感兴趣的原
因之一。什么是博物学？您致力于复兴博物
学，向大众普及博物学知识，目的是什么？

刘华杰：“博物”是一个古老的认知传统、
生活方式。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博物学文
化，中国古代文明不是只靠现在讲的狭义“国
学”而发展过来的，除此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
物质基础、形而下的方面，博物就是其中的重
要部分。就大尺度的人类社会发展而论，靠
的也不是只有极短历史的近现代科技、高科
技，而是平稳发展的博物学。在英文中“博物”
一词是natural history，其中history不是“历史”
的意思，而是“探究”的意思。什么是博物学？粗
略地看，它是对大自然的探究，但又不同于当下
职业化的科学家的探究。博物学主要在乎普通
人通过日常的观察、感受来记录大自然的现象，
描写大自然中的动物、植物、岩石、矿物、生态系
统等。换一种说法，博物是普通人对自然世界
的一种“访问”，“访问”的方式和内容非常丰富。

复兴博物学，包含两层：一是二阶学术层
面，要研究博物学的历史、人物、博物认知、博
物文化、博物艺术等；二是一阶实践层面，指实
际参与对大自然的探究，这种探究可以是很
随意的，也可以是相对讲究的。我不愿意用

“普及”两字，因为它蕴涵了上下级的关系。博
物，重在实际操作，重在参与。博物学不同于
自然教育，后者热衷于教育别人，而前者重在
教育自己、自得其乐。

本报记者：作为一位哲学和科学史的学
者，做这样一本书肯定别有深意吧？特别是
在环保和生态保护成为当下热点的大背景
下，您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刘华杰：一般的哲学工作者不会对植物

感兴趣。另一方面，如果我是一名植物学家，
恐怕也不会写《青山草木》。现在的植物学家
对这类工作兴趣不大。

我没有在课堂上学过植物学课程，只是
个人喜欢植物，经常到野外看植物，也自学了
一点点植物学。就大的方面看，我一方面吆
喝博物学文化，倡导研究博物学史；另一方面

想做一个实验，拿我自己做实验，看看像我这
样没有专门学过植物学的人，能否认出、理解
我所见的植物。实验分三个阶段：近、中、远。
我都试过了，结果还可以，结论是：植物就在我
们身边，它们是人类的伙伴，普通人可以辨识
植物、欣赏植物，并通过观察植物而了解所在
地的生态及其变迁。关于“近”，我写了《燕园
草木补》，关注的只是我们北京大学校园内的
植物，与此接近的还有《崇礼野花》《延庆野
花》。关于“远”，我写过《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
日记》，关注的是异国他乡美国夏威夷群岛的
植物。关于“中”，我写了《青山草木》，关注的是
吉林省吉林市万科松花湖滑雪场的植物。这
些书现在看可能都不重要，但我希望50年后、
100年后，它们会成为一份可参考的史料。

重拾古老的博物学，确实有哲学层面的
考虑。第一是我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现状极为
不满，即对“现代性”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第二
是在科学哲学上，受波兰尼的《个人知识》一书
和“个人致知”观点的影响；第三是受胡塞尔和
梅洛—庞蒂现象学的影响，具体讲涉及“生活
世界”概念及“具身”问题；第四是想重写科学
史或者人类文明史，尝试提出“博物编史纲
领”，现有的科技史和文明史存在严重的偏见，
宣传暴力、操纵力，鼓励人们恶斗而不是共
生。我们怎么重新书写自然科学的历史？在
工业文明遭遇大量问题的当下，天人系统如
何可持续生存，如何重塑人类质朴心灵？这
些都是我想探讨的问题。

本报记者：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会以“好
看”来评价本书。本报对此书感兴趣的另外
一个原因也在于书中的很多植物与辽东山区
的植物很相似，所以感到亲切。“好看”这样的
简单评价您会满意吗？

刘华杰：“好看”，就如“有趣”一样，是个很
高的评价了，谢谢！博物学的定位始终不离
审美和生活，即在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
界”。博物还有更基本的一面：好玩，让人快
乐。好玩极为重要，它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
得有趣，生活质量得以提高。孩子爱玩，成人
也一样，只是通常不敢言“玩”。普通人通过观
鸟、赏花、登山、生态旅行等，探究大自然的同
时，也会获得一种存在感，概括起来就是四个

字——博物自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
了解大自然和我们自己，让我们自由、自在。
哲学家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他发现了

“我思”的基础地位，类似的，我们也可以说：
“我博物，故我在。”

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中，博物学均
十分发达，中国人吃饱饭过上小康生活，博物
学也一定会发达起来，我们做的工作是推
动。现在正规教育无视博物学，这件事只能
在社会上推动。

吉林的植物与辽宁的许多物种一致，我
希望通过此书，让人们回忆起与植物的友好
交往，重新关注身边的草木。爱家乡，可从身
边的草木开始。关注草木，我们的心情、生活
品质也会发生变化。我希望这类书多起来，
东北每个国家公园、每个保护区、每个景区，都
应当有这类手册，现在基本没有。除了植物，
也应当关注鸟、昆虫、岩石、蘑菇、哺乳动物、两
栖动物和爬行类动物。

本报记者：作为热爱家乡和关注自然的
普通人，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特别是对我
们这些被城市困住、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大自
然、了解植物的人，我们还能“博物”吗？

刘华杰：博物的内容太多了，在城市里，
也可以看星星、观云，看动物，最简单的还可以
看昆虫，昆虫有100多万种，到处都是，想回避
都难。植物也特别容易见到，哪个小区都有
植物，家里的一日三餐，也都有植物。走进大
自然，不一定非得到遥远的地方，在自己的小
区，甚至校园、街道就可以做到。

了解这些事物，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是必
需的。哪种野菜能吃，哪种有毒，什么动物比
较凶猛，怎么判断天气，表征着一个人的见识
和生存能力。人说到底是个自然物，不是机
械，不是房子，更不是“比特”（信息单位）。自然
之物最终是要跟大自然达成和谐，从个体看是
这样，从群体上看也是这样。如果个人博物水
平很差，即使书读得很好，人格与能力还是有
欠缺的，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可能会藐视
大自然，以为自己的存活不必靠大自然，我有
钱、有房子、有车就能活，没想过车跑在什么地
方，钱是从哪儿来的，房子是建在什么地方。
这样的文明，是飘在空中的文明，没有根。

犹太人，流亡，迫害，这些关键词不断闪
烁在齐格蒙·鲍曼的生命中，也成为他学术
研究的思想基点。

社会学家鲍曼1925年出生于波兰。犹
太家庭出身使他饱受反犹浪潮之苦。二战
爆发后，鲍曼举家逃亡苏联，不久他加入苏
联的波兰军队，却在 1953 年再次成为反犹
浪潮的牺牲品——被免除军官职务。从这
以后，鲍曼转向了学术研究，直到辞世。

对于 20 世纪中叶的那场纳粹大屠杀，
学界和公众从不同角度对大屠杀的原因和
结果进行反思，然而，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里，在对大屠杀不断简化的认知中，人们真
的认识到这场人类浩劫的本质了吗？鲍曼
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批判了围绕大屠杀
的几种常见研究导向。比如，把大屠杀看成
是历史上反犹主义的一部分，把大屠杀仅仅
与犹太人相连，这使得大屠杀成为围绕犹太
人的特殊历史事件，没有普遍性的意义，因
而被排除出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这样的研
究取向，在当下的结果就是，犹太国家把大
屠杀当作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为其排斥其
他族群的生存空间提供说辞。另一种看法，
则把大屠杀看成是我们文明的一次断层、损
伤、痼疾，将大屠杀看作社会现象中的一种
极端，一次不可避免但却不会再次发生的事
件。这两种看法，要么突出大屠杀的特殊
性，要么将其淡化为一般事件，但都没有触
及大屠杀的本质，这样的看法，“不仅导致了
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
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

鲍曼针对这些观点的反驳，成为《现代性
与大屠杀》的基本立论基点。鲍曼认为，大屠
杀不是文明的一个插曲，而恰恰内在于现代

性以来的文明本身，大屠杀是现代性大厦的
合法居民，是现代性的另一面。德国纳粹得
以在短时间内杀掉600万犹太人，恰恰有赖于
现代官僚机制的高效运转，工具理性的无比
发达。支撑大屠杀进行的每一个条件和手段
看起来都是“正常的”，四通八达的火车路线，
象征着工业水平的烟囱，官僚机制的缜密运
转，无不是现代性工业体系的产物。只不过
这些看似理性的工具最后都通向一个绝对非
理性的目的——杀戮，大屠杀的进行，恰恰是
工具理性与官僚机制的相互配合。

没有德国纳粹官僚机制的有效运转，没
有工具理性的设计，没有内在于工具理性的
道德弱化，短时间内被高效执行的大屠杀就
不可能成为现实，“一大群想杀人复仇的个体
是无法与一个规模虽小却纪律严明、严密协
作的官僚体系所产生的效果相匹配的”。一
旦萌发种族清洗的观念，确定了明确的目标，
为达到此目标的手段就被纳入理性的计算和
衡量中，一方面是操作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不断寻找高效解决问题
的工具。毒气室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设计出来
的，而是在官僚体制的环境下，为实现高效灭
绝犹太人的目的而发明的。另一方面，德国官
僚制度融合了军队的冷酷、纪律与精确，使得
屠杀行为得以高效运转，同时内在于其中的个
体也必然遵守纪律而大于个体的道德。

鲍曼分析了纳粹内部不同阶层施害者的
行为与心理。对于上层和中层军官，每一步
的杀戮都是上一层的命令，严明的纪律取代
了道德责任，个人的良知和道德被抑制；对于
下层执行者，纳粹则在视觉上将刽子手与受
害者分开，加毒气的卫生官是不允许参观毒
气室的。行为与其结果最大程度的分开，结

果是道德的弱化。杀戮的阻碍——道德责
任，被无限地弱化，“道德上丑陋的结果被放
远到行动者看不到的那个点”。这些手段，恰
恰就是工具理性所主导的官僚体系的基本技
术，也是劳动分工的现代社会行为的特征。
在一个行为人的意图和其最终的结果（杀戮）
之间，是大量的行为和不相干的行动者，这使
得最初行动的人无法看清其结果，意图和最
终的目的脱节，道德感被抑制。

同时，官僚内部的小团体纪律大于个体
的道德，一旦个体行为被纳入到组织内部的
纪律中，纪律和荣誉就成了唯一的道德，受害
者的人性从施害者的视野中消失。官僚机制
中的劳动分工，使得每个人成为技术链条的
螺丝钉，个体无法透过其当下的行为看到整
体的结果，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是第一位的，
道德被压抑了，甚至这种道德冷漠渐渐内化
为行为方式的一部分。道德弱化使得受害者
的人性被剥离了，屠杀变得更加容易。

除此之外，大屠杀的执行得益于纳粹杀
人机器工业流水线般的有效运转。“工业的影
响突出表现在会计、节约、废物利用以及屠杀
中心等类似于工厂的效率”，每个人都成为理
性链条的一个环节，甚至对于集中营中的犹
太人也是如此。犹太人每一步想要求生的理
性都被纳粹利用而成为非理性屠杀的一个环
节。比如，这本书中写道，犹太人聚居区委员
会成员的任务是替纳粹管理犹太人，以求自
保，然而随着德国的战败，纳粹为了毁灭证
据，依然将这些人送进集中营。在大屠杀幸
存者作家莱维的《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一书
中，他描写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称之为死亡
别动队，由犹太囚徒组成，负责将犹太人送进
焚尸炉，而后清理尸体，挑出金牙、戒指等有

用的物品。由于他们亲眼见证了屠杀的细
节，最终也难逃被杀戮的厄运。这是集中营中
最为悲惨的一群人。纳粹精心地将每个人的
求生欲望与计算的理性囊括在大屠杀灭绝的
步骤中，“借此将他们的技能和劳动应用到毁
灭他们自身的任务中去，用来维持生命力的每
一项措施都在同时促成德国人的一个目标”。
也因此，那些亲眼见证大屠杀最深层罪恶的囚
徒，恰恰是无法见证、无法活着回来的人。

鲍曼在这本书中对大屠杀的分析，让我
们透过大屠杀这一人类浩劫，看到内在于现
代性、内在于文明本身的漏洞和异常，这些异
常恰恰来自于我们习以为常甚至引以为傲的
理念，正是这些萌发于现代性的理念和技术，
使大屠杀得以可能。同时，鲍曼不仅分析了
官僚机制、工具理性与大屠杀的关系，还将现
代性与种族主义相结合分析大屠杀的成因。
在鲍曼看来，现代性是一种永恒的紧急状态，
更新、更快、更好、更完美的生活和社会，是现
代性的永恒追求。现代性总是试图用新的社
会规划来替代旧的规划，现代性文化就像“园
艺文化”，园丁修修剪剪剔除杂草，正如一个
社会以生物威胁的名义将那些危害“进步”的
群体隔离和清除。同时，现代性的出现，也伴
随着反现代性的冲突，在历史上一直处于社
会中“内部局外人”的犹太人，同时也是有资
本而没有民族归属的犹太人就成为众多冲突
的中心。内在于现代性的种族主义观念，辅
之以现代性的工具理性精神及其官僚制度，
就是大屠杀的成因，也是我们借以反思大屠
杀的基点。

2017年1月9日，齐格蒙·鲍曼永远停止了
思考。“大屠杀就像是一幅挂在墙上的画，还仅
仅给人很少启迪。”鲍曼的声音至今仍在。

鲍曼眼中的现代性
战宇婷

一本书，看遍大青山草木
本报记者 高 爽

“您很优秀，因为
您对植物感兴趣。植
物增添了山川的色
彩，也成就了大地上

的文明。大青山是国家4A
级景区，考虑到他人也需要这
里的植物，请不要在这里采野
菜、挖药材、折草木。至于野
果，可以如博物学家梭罗所
言，在野地里适当品尝。前提
是，您分辨得一清二楚。”《青
山草木》一书首页这段话，隐
含着作者复兴博物学的目的。

提示

看点


